
 

若再见 

 

 

这是一间寂静的房屋。 

然而此刻，一些人搬着淡棕色的纸箱进进出出，从屋里传出嘈杂

的声响。他眯了眼睛，郊区纯净的 阳光将他晃得一阵发怔。 

是了，这是他家了，他想起他的旅途，蓝天白云，颤抖的风和温

和的湖。还有属于春季的生命弱小而坚定地从土壳中挤出然后绵延到

天际。 

‘先生，这个要扔掉吗？’一个工人的问话打断了他的思绪，他

抬起头，看见一条手帕。大概是洗了又洗，那手帕已泛了黄色，看起

来像是陈年旧物。他揉了揉酸涩的眼睛，想要说些什么。然后到了嘴

边，却化成了一声长叹。 

这是他永远的心结。浓重的忧伤将他强行拖回回忆中...... 

一·她不复当年模样 

一年前，他二十八岁。作为公司最年轻的总监，他被派到与他公

司合作的乙方公司考察。 

作为常年的空中飞人，这次出差在飞机上并未有什么特别。可当

他下了飞机，走出机场，看到对方公司派来接机的人的时候，他愣住

了。 

是她...... 

哪怕她留了长发，摘掉了粉色眼镜，穿上了正装，他还是一眼认

出，是她。 

他疲惫的眼，亮了，又一瞬，暗了。 

“你好。”她伸出手。 



 

“你好。”他也伸出手，很仪式化的握了一握。 

他们拖着行李，向来接机的车子走去。 

沉默，沉默。 

你近来可好？其实他心中，一直都在默念着这句话。 

作为负责合作项目的乙方总监，她在送他去宾馆的路上一直在介

绍着她公司的产品，其余，只字未提。 

晚上七点，独自站在宾馆的房间落地窗前的他，俯瞰着这座陌生

的城市，夜景之中繁华的缄默。 

接下来，就是两天艰苦的谈判。她坐在他的对面。 

他仔细端详着她。褪去了稚气的面庞，那么从容，淡定。而，此

刻的她。亦然变得，睿智，锐气逼人。 

谈判进行的很不顺利，双方因为 0.5%的利润却争论不休，最终

他选择了妥协。 

他走的那天，她请她喝咖啡。 

昏暗的灯光下，她用精致的咖啡勺搅着搅着泡沫很浓的卡布奇

诺，他面前，却摆着一杯很淡的柠檬水。 

“近来可好？”他抬起头看她。看到了她拿勺子得手的无名指上，

戴着一枚戒指。 

“嗯。”她淡淡地答。继续搅动着咖啡。看着她微微下垂的目光，

及淡淡的眼线，很美，可他还是怀念六年前的她。 

那时的他们都在读大四。课余，他们经常去学校旁的一家奶茶店

喝奶茶，那时的她喜欢一口气把奶茶喝掉，再把剩下的珍珠一下子倒

入口中，很满足地吃掉，完全不似现在般顾及形象。 

想到这里，他不禁轻轻笑了，不知是欣喜还是无奈。 

可是毕业即分手的魔咒，他们终逃不过，她的父母找他谈话。 



 

她家在上海，前途安稳，他只身北漂，前途难测，无法给心爱的

人一个安稳的未来，终不见那繁华之中可得的平凡的爱。 

送他上火车那天，她拿出了一个折了四折的手帕，替人群中的他

擦了一下汗，并把手帕轻轻放入他的口袋中，含泪不语... 

“嗡—” 一阵震动，他放在桌面上的手机来了一条短信，只是

无聊的广告而已，但他手机屏幕却亮了一下，上面是一个女孩的照片。 

"嫂子？"她盯着他已黑下来的手机屏幕。 

“嗯。”他怎么能告诉已结婚的她，那张照片就是她，这些年他

一直在等她。 

沉默，很久的沉默。 

他看了看腕表，抬头说：“飞机要起飞了，我先走了，有空再见。” 

“嗯。” 

他登了飞机，飞往他打拼多年只为她的城市。 

地面上，悄悄跟来的她，站在地面上抬头仰望，直到飞机成了一

个黑点，直到连黑点也不见。 

二·他记起了，又想忘记 

回了公司，他因那额外的 0.5%被老板责怪，但因他实在才华出

众，却也并未惩罚。 

可他却辞职了。公司上下议论纷纷，都说他心高气盛，可其中原

因，只有他知道。 

他这次出差，终于让他记起了，他拼命工作是为了谁，他成为公

司升职最快的员工是为了谁，他拒绝了众多气质很仙的，能力很强的

追求者是为了谁。 

可是，她却提前找到了幸福，不是他给的幸福。 

他该高兴才对，可此时，他为什么有种连灵魂都被掏空的感觉。 



 

他记起了，却想忘记。 

他选择去旅行，去西藏，这个最接近天堂的地方。也是他们曾约

好要去的地方。 

青海湖清澈见底的水洗不去他的忧伤，天上偶尔飘过的云却总是

映出她的样子，无处不在的佛音却总拨动他心中最脆弱的弦。 

西藏并不美，确切的说，没有她的西藏并不美。 

回来的火车上他想了很多，想起毕业前夕，他的父母，精明又现

实的上海人，让他离开她。 

她大概还不知道原因吧，他没说，他不想看到她与父母决裂，他

只说他要去打拼，他们要暂时分开。他甚至未敢承诺什么。 

她幸福了，好吧，她幸福了。他想到这里，心情稍微好了一点，

旋即又难过了，他的脑海中，她无名指上那枚已有些泛旧的戒指始终

不散。 

她必定家庭美满吧。 

不觉间，他已泪流满面。 

“先生，你还好吧？”坐在他对面的女子拿着一片纸巾说。他惨

然一笑，接过纸巾拭泪并低声说谢。抬头，他面前的是一个眼神清澈

的女子，动人的模样竟有几分似当年的她。 

“噢—，你是—？”那女子装作突然发现。其实在一上火车时，

她就发现坐在她对面的就是与她同公司的，年轻有为的总监。 

她暗恋他已久，只是她只是个小职员，刚刚大学毕业，他怎么会

注意到她呢，更何况，他们之间隔着好几层楼。 

“噢，你也是奥美国际的员工吧，我对你有些印象。谢谢你。” 

“可以冒昧地问一下，您为什么辞职吗？难道有了更好的公司来

挖您？” 



 

“没有，只是最近无心工作。” 

“出什么事了？”她焦急的问。她急切的样子，好像她。 

他心中一动，微微张了张嘴，什么也没说。 

下火车前，他们互留了 MSN。 

以后的几个月中，她一发现他在线就去找他聊天，语音，视频。

她渐渐知道了他的事，也知道了，她很像她。在他生日那天，她鼓起

勇气，约他在一家奶茶店见面。她为他点了一杯很淡的的柠檬水，为

自己点了一杯很甜的奶茶。他如约而至。看见他来了，她猛喝一大口

奶茶，把杯子放下，又拿起，又喝了一大口，又放下。 

他见了，仿佛见到当年的她。静了一会，她很认真地表白。 

他沉默了一会，开口说：“你很好，甚至因为你很像她，我也有

些心动，但如果我们在一起了，你便会一生成为她的影子。你也不会

幸福的。” 

她很激动：“可是最终与你在一起的，未必就是那个海誓山盟的

初恋，未必就是那个温柔静好的前女友，不过是你在经历几年等待无

果后，希望沉下来有一个家庭时，恰好路过你身边的那个使你心动的

人。” 

“可使我心动的人，只是她，只有她。”他望着泪流满面的她，

平静地说。 

她哭着跑了出去，他没有追。 

从此，她与他，再无交集了吧。 

可她与他，也没有交集了...... 

他的心始终无法静下，于是搬离了城市，搬到了郊区。 

三·我今生射的最准的箭，不会有错 

结束了吗？好吧，终于到我出场了。 



 

我是爱之神，每天负责射出爱之箭，将有情人的心连在一起，他

们心上的箭，是我此生射出的，最准的箭。可我没有想到，会是这个

结局。我一直见证着他们的爱情，我的心里，只有惋惜。 

那天她送他上火车，交给他一个手帕。其实她已知道他突然说分

手是怕无法给她一个美好的未来。她把一枚戒指藏在了手帕中，另一

枚，她戴在了手上。之所以不直接交给他，是怕他有压力。那枚戒指

上，刻着他们两个人的名字，寓意着无论他怎样，功成名就也好，一

事无成也罢，她会等着他。 

可是偏偏，在他拿手帕擦汗时，戒指滑落到地上，淹没在人海中，

他却没有发觉发生了什么。 

就是这一瞬间，让他不懂得她手上戴的戒指是什么意思，让他误

以为她已变了心意，已经婚姻幸福，家庭美满。 

于是，面对她的提问，他也只能说，他手机上的那个女孩，是他

的妻子。 

于是，她认为他已成家，等待六年，等到他功成名就，他却不在，

是当年的他。 

她心中的伤，不轻于他吧。 

二十八岁，不再是一个女子最美的年华。她父母催嫁，逼她去相

亲，可心中有他，怎还容得下别的他。 

........ 

这就是命运的捉弄，让一事无成的他，得不到她；功成名就的他，

为了她的幸福，亲手推开了她。 

我实在不忍，两个本该一生相守的人，以爱的名义，共同折磨着

自己。我准备做一件事，为他们，也为了这么多年，我内疚的心。 

我愿耗尽一生法力，让本不该再有任何交集的他们，在见上一面。 

我能做的也只有这么多了。 



 

只是，再见时... 

若再见时... 

他们还能回到从前么？ 

 

 


